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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地区以北的宫古海

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如此，中国黄

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

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

动，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①之

势。因此，从“三海一体”的角度看，我们可用

“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

海”、“黄海”分割式的孤立表述。其中，用“西

太平洋中国海南方海域”表述南海中与中国主

权相关的部分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国海东部海

域”和“西太平洋中国海北部海域”表述与中国

主权相关的东海和黄海水域。这样可以避免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政策倾向并以此可

以推动中国人对中国海的整体认识。在此认识

基础上，在不远的将来，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

的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三大海上力

量合成一体并编为“西太平洋舰队”实属必要。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②而台湾是远东南

下、北上的海上枢纽。在台湾海峡南北两段中，

北面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

所在，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

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

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接近控

制了台湾地区，而控制了台湾地区，也就控制了

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关键环节，

台湾回归是实现西太平洋地区制海权的关键。

鉴于日本对台湾野心不死，东海—黄海一线是

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区域，其中钓鱼列岛的主

权回归则是破局的关键环节。

现在人们常说在新的起点上与美国建立

“新型大国关系”。“新的起点”当然应该包括

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所需要的最起

码的地缘政治及海上安全环境安排：“三海”安

全牵涉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最低的安全

环境，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三海一体”也就

顺理成章了。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通过台湾地

区的连接就可以从容地进入太平洋并实现台海

的最终统一。当前，美国和日本放缓了在东海

的炒作，因为它们需要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以使美国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将中国的力量

牵制在南海，在增加盟友的同时还可减轻它无

法负担的东海压力。自菲律宾挑起南海事端以

来，舆论的焦点日渐向南转移，这是因为美国和

日本都会鼓动它们掌握的舆论，将中国的战略

重心推向对其有利的南海方向。中国若在南海

发力，其结果将是把所有的竞争对手推到美日

一边，而中国则将因同时应对东海的日本和南

海的美国而反遭两分，这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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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美国不断强化在南海周边的战略部

署，意在挑动南海局势走向复杂化与扩大化。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妄图实现在南海问题上的

角色升级，由过去试图充当的“中立者”“制衡

者”角色，转而成为南海问题的“仲裁者”，逐步

将介入南海问题的模式由有限介入、介入而不

陷入变成深度介入，将隐性介入变成公开介入。

目前，日本的战略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南海

问题，妄图与美国共同打造“东海—南海争端

链”，并将该问题作为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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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二十四史全译·汉书》（全

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５３页。
毛泽东：“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

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

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

是它的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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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和着力点。在此基础上，日本妄图构建包括

南海、马六甲海峡和北印度洋在内的战略通道，

逐步实现日本自卫队的人员、装备走向海外。

因此，日本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不断进行利益

绑定，借此实现其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目的。

菲律宾强推所谓南海仲裁案，妄图将其在

南海的非法利益固定化。菲方“仲裁”的实质是

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其根本目的在于利

用“仲裁结果”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权权

利、管辖权及其他海洋权益，并为美日等域外大

国介入南海问题制造借口。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关键

性历史证据对美日菲等国在南海的非法行径予

以反驳。

二、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

关键性历史依据

诸多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证明，南海诸岛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与东南亚国

家发展外交关系，以及华人移殖南洋，至迟为始

于唐代。① 至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来到南海

区域，则是明朝末年的事。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二战”结束后，

冷战爆发前，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是

抱着积极支持态度的。原因是“二战”期间中美

两国是同盟国，为战胜日本侵略者，中美两国曾

并肩作战。而在“二战”期间，南海诸岛为日本

所占，将其“纳入版图”，改名为“新南群岛”，隶

属台湾省管辖。日本战败，“二战”结束，根据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将那些

通过武力占据的岛礁归还中国。于是，国民政

府于１９４６年派出军舰收复南沙群岛，并且于当
年１２月１２日在太平岛上刻石立碑，宣示收复南
海主权。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根据１９３５年１
月出版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绘制

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将南海诸岛分为西沙

群岛、东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四部分，将

其纳入中国行政区域版图。

对此，作为盟友的美国，对于中国政府收复

南海诸岛是积极支持的，对战后国民政府出版

的行政区域图包括南海诸岛也是认同的，原因

是这些岛屿在“二战”前都是属于中国的。中国

作为战胜国，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

和《日本投降书》收回南海诸岛的主权也是合理

合法的。这点可以美国１９４７年版的地图为证。
２０１５年５月间，明报（加西版）记者在温哥

华旧书摊发现一本１９４７年美国出版的《柯林斯
地图集与地理名词索引》（ＣｏｌｌｉｅｒｓＷｏｒｌｄＡｔｌａｓ
ａｎｄ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的地图兼地理词典，该词典中收
录的一幅地图由兰德·麦克纳利（ＲａｎｄＭｃＮａｌ
ｌｙ）公司绘制，其题目为《中国、法属印度支那、
暹罗及朝鲜的公认地图》（ＰｏｐｕｌａｒＭａｐｏｆＣｈｉｎａ，
Ｆｒｅｎｃｈ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Ｓｉａｍ，ａｎｄＫｏｒｅａ）。该地图详
细描述了中国南海岛礁情况，并将部分岛礁明

确标示了主权属于中国。该图在 “Ｐａｒａｃｅｌ
Ｉｓｌａｎｄｓ”（即西沙群岛，为部分殖民主义者在当
时对我国西沙群岛的称呼）地名下方，附上了

“Ｃｈｉｎａ”（中国）标签，这表明该地图绘制者已经
认识到将“西沙群岛”归属于中国这一事实。

绘制该地图的兰德·麦克纳利公司一直是

美国地图绘制业的中流砥柱，在地图绘制界享

有极高声誉，其出版的地图权威性颇高，故而此

图亦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该地图集内还收录了另一幅菲律宾及南沙

岛礁的地图。虽然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一贯密

切，但该地图绘制者对南沙岛礁所标记的６个名
字，没有一个是菲律宾所起的名字。而对于其他

地域的主权所属则皆有明确表述。如台湾（Ｆｏｒ
ｍｏｓａ）下面用括号标注“（Ｔａｉｗａｎ）”，然后再加上
“Ｃｈｉｎａ”（中国）表示主权归属中国。香港则标注
属英国，澳门标注属葡萄牙、印支三国（即越棉

寮）属法国，马来西亚属英国。从主权归属的表述

看，这本美国版地图集基本上是按战后公认的国际

秩序来绘制的。因此，这本地图集可以说是战后

（１９４７年）美国承认南海诸岛归属中国的铁证。

８５

① 关于“二战”以前中国对南海诸岛领有权的考辨，笔者在

之前曾撰文论述，参见：郑海麟：“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有权考

辨”，《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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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南海诸岛活动的事实，不仅有大

量的中国史料记载，而且也不乏外国史料供佐

证。据１８７９年出版的英国皇家海军档案《中国
海航行指南》（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以下简称
《指南》）第二卷第６４—６６页有关郑和群礁（Ｔｉ
ｚａｒｄＢａｎｋ，ｗｉｔｈＲｅｅｆｓ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ｓ）的章节提到：
“在大多数岛屿上都可以看到海南渔民 （Ｈａｉｎａｎ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他们以采集海参以及龟壳作为生
计。其中一些人在这些岛礁上生活了几年。来

自海南岛的中国帆船每年都会前来这些岛礁，为

他们供应大米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而渔民则以

海参和其他产品作为交换，并把所赚的钱寄回

家。这些中国帆船在１２月或１月离开海南岛，等
到西南季风吹动之时便立刻返航。太平岛（Ｉｔｕ
Ａｂａ）居住的渔民比生活在其他岛礁上更舒适，因
该岛的淡水井的水质比其他地方为佳。”

上述英国海军档案清楚地记录了中国海南

渔民百多年前在南沙群岛休养生息的历史。这

些文字从独立第三者的角度印证了中国史料的

记载和中国渔民多个世纪以来的说法。

该《指南》第二卷第６７—６９页还提到中业
岛（Ｔｈｉ－Ｔｕｒｅｅｆｓ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及其周边岛礁有中
国渔民活动：“中业岛（ＮｏｒｔｈＤａｎｇｅｒＲｅｅｆ）水域
有两个沙洲，两个沙洲附近经常遇到来自海南

岛的中国渔民（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ｆｒｏｍＨａｉｎａｎ）
在那里采集海参、龟壳等水产。他们从东北部

一个沙洲中心的水井取水。”但《指南》却完全没

有提到菲律宾渔民。中业岛目前被菲律宾占

据。而且，该《指南》还提到，南沙群岛部分岛礁

的英文名称，其实来自海南岛渔民，比如英文称

Ｌａｎ－ｋｅｅａｍＣａｙ，即源于海南人说的铜金峙或铜
锅峙，而不是源于菲律宾的命名。

此外，《指南》第二卷第３８３、３８４页有关海
南岛的章节，还记录了中国渔民曾经常年居住

在南沙岛礁之上，他们 “在中国海（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的东南部，在数量众多的沙堤与暗礁之间捞捕

海参，并将海龟与鱼翅晒干”；“他们的航程在３
月开始，首先抵达北边的浅滩，放下一两位船

员，以及数罐淡水，然后继续航程，前往婆罗洲

（Ｂｏｒｎｅｏ）附近较大的暗礁继续捞捕，直至６月

初返航，顺路接走先前放下的伙伴及其捕获的

海产。在中国海，我们在岛礁之间遇到不少这

些渔船。”

从上述英国海军档案的记载来看，海南渔

民在南沙群岛已经从季节性的捞捕发展成为常

年的生产开发活动，由于生产开发的需要，他们

的生活状况也从临时性的居住发展为在部分岛

礁上长期定居，并因此与海南岛建立起定期的

贸易关系。除了渔民之外，还有商人也穿梭往

来于南沙群岛，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由于当时

并不存在南中国海主权争夺，因此，英国海军档

案的记载正好以独立第三者的身份，印证了中

国史料的记载和千百年来中国渔民的口头传

述，从而有力地证明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

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南海更路经》是记录中国海南省沿海渔民

在南海诸岛中西南沙群岛航行过程中的航向和

航程的书，是中国海南省渔民在相关岛礁海域

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与世代流传的航行指南，

是研究中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珍贵史料。

《南海更路经》可分为手抄《更路簿》和口传“更

路传”，学界一般统称为《更路簿》。《更路簿》

中反映了渔民在南海诸岛的作业线路以及他们

对南海诸岛，尤其是西、南沙各个岛、礁、滩、沙、

洲的命名。这些地名有将近２００个。记载的作
业线路及贸易线路有２００余条，主要记录了中
国海南省渔民从海南省东部琼海市的潭门港和

文昌市的清澜港出发，经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

行至南洋地区的航向（古称航海针位）和航程

（古称更数）。笔者在多年间赴海南省潭门港等

地调研过程中曾发现过多种版本的《更路簿》。

各种抄本的《更路簿》所记载的航海针位和更数

基本上是准确的，与今天的经度和纬度相比较，

其误差很小，而且在这些《更路簿》中已经记录

了海流方向与航行的关系。

帆船时代，我国海南渔民在每年的立冬或

冬至时乘东北季风驶往南海诸岛进行捕捞作

业。起初，他们将捕捞的渔获物运回海南岛售

卖，其后由于生产作业技术的进步以及渔业捕

捞范围的扩展，其中部分渔船亦驶往南洋地区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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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早期对外贸易活动。中国海南渔民一般在

翌年的清明或端午前后采购外国商品，乘东南

季风驶回海南岛，并将这些商品在本岛销售。

在这一过程中，海南渔民逐渐了解并熟知了南

海诸岛各岛礁的基本情况，出于方便海上航行

和驻岛生产作业的目的，他们对相关岛礁进行

了命名，而这些岛礁的渔民俗称大都流传于“更

路传”或是记载在各种手抄本《更路簿》之中。

《更路簿》中记录的南海诸岛各渔民俗称的

文字和发音都是以海南方言作为基础的。① 这

些地名最初的传承方式以“更路传”为主，后来，

随着海南渔民对相关岛礁的开发日益形成规

模，他们便把岛礁的渔民俗称用其特有的文字

表述形式记录在各种手抄本的《更路簿》中。

以前文中提到的两处岛礁为例。《更路簿》

中“黄山马”的官方命名是太平岛。海南渔民一

般将山脉的轮廓称作“山马”。太平岛是南沙群

岛中最大的天然岛屿，当海南渔民看到茫茫大

海中出现一个较大的岛屿时，就会以“山马”描

述之。因太平岛是海南渔民传统的站峙点和居

住地，所以渔民驾船前往太平岛往往是在金色

阳光照耀的傍晚。所以，海南渔民便按照岛屿

的形状和颜色将称其为“黄山马”。

铜金的官方命名为杨信沙洲。据传，古时

候曾有渔民在杨信沙洲附近发现数量十分巨大

的金块，一开始，渔民只把那些金属当做铜块。

渔船返航后，有人将这些金属块送予金匠检验，

被确认是黄金。其后再开船赴原地打捞，那些

金块却荡然无存。于是，渔民出于对分不清是

铜是金行为的自嘲，便把该屿命名为“铜金”。

《更路簿》中的记录充分证明了中国海南渔

民在南海诸岛的海上捕捞及驻岛生产活动已经

构成了“先占”。而在同时代的外国文献中，至

今未见类似记载，因此，《更路簿》所载中国海南

渔民的海上活动符合国际法“先占原则”的规

定，进一步证明了只有中国人民才是南海诸岛

的真正主人。

至迟自清前期开始，海南岛潭门等地的基

层政府，即针对当地渔民赴南海诸岛的渔业生

产及驻岛行为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主要方式为

颁布许可、米粮限购与所得税征收。当时渔民

出海必须获得乡一级政府的许可，基层政府依

据船主上报的南海海上航行线路之远近、船工

人数之多寡等要素确定其携带米粮的数量。②

渔船返回母港后，基层政府则委派民团人员登

船核查所得渔获数量，并以此作为所得税征收

的依据。雍正元年（１７２３），清政府要求东南四
省沿海商船和渔船必须用不同颜色的油漆涂饰

船头和桅杆，以示区别，当时广东的船头油漆成

红色，于是有了红头船之名；海船的两侧需刊刻

字号，写明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船，同时明令 “取

鱼不许越出本省境界……船只有照方能下海”。③

由此可知，至迟清初，海南渔民依据《更路簿》中

记录的生产范围所从事的捕捞作业和岛礁开发

已被纳入广东省行政管辖之下，中央政府多项

政策的颁布及地方政府多项管理的实施亦充分

体现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事实。

三、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战略选择

究竟应该如何探寻解决南海争议问题的有

效路径？笔者认为，中国在外交上需“上兵伐

谋，其次伐交”，做两手准备。同时需进一步改

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坚持在维护“主权在我”

的前提下讨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问题。

基于此，笔者认为，面对美日深度介入南海问题

及日趋复杂的局势，学界特别有必要仔细研究

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及其外交政

策，以及“二战”后美日等国对东南亚各国采取

的立场和外交政策，同时还有必要研究其他类

似解决海域争端的国际法案例以及外交实践，

为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更加全面的智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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